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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镇”在汉代的日常生活与墓葬中十分常见，是汉代器物中不可被忽略的一类。作为小型实用器，汉镇与其他器物相比，有着独特的视觉形式。文章开篇简要介绍了汉镇的由来与流变，功能与造型，随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以美术史的视角来分析汉镇的视觉表现形式。文章通过对比分析，阐述了汉代思想观念、审美方式、创作手法等，从而探讨汉代不同类别器物视觉表现形式与其成因，汉代艺术创作的转向在镇当中的体现，以及汉镇制作的规则与表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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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器物研究主要可以分为金石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两个阶段。金石学主要着眼于对器物铭文的释读和对其“正经补史”功能的关注，如宋人吕大临在《考古图》中，就对战国及两汉时期镇的功能用途进行了论述。而考古学研究则更注重镇的判定命名、对其型制造型的分类以及其用途等等。随着出土发掘的实物逐渐增多，海内外展览拍卖的陈设，镇的研究角度也更加丰富。与传统器物研究的角度有所区别，美术史的研究更倾向于将镇视作一种图像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则与时人的思想观念、绘画逻辑，以及这种器物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

一、镇的由来与流变


《说文》记载：“镇，博压也。”以其用途而分类，压席四角的称“席镇”、置角称“压帐”、压博棋四角称“博镇”、车上用镇称“车镇”、作为殉葬置于死者袖口上的称“压袖”等。最早的镇应是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1号墓出土的石磨铜镇。据研究者统计，截止至2010年所出土的镇数量近200件，其中约五分之四为汉墓出土。在出土的各类汉镇中，数量最多，用处最为广泛的为席镇。席镇在秦汉时期的大量出现，与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南北朝胡床引入前，人们多为席地而坐，室内地面与坐卧的家具上通常铺席，为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便在席之四隅置镇。因镇多置于四角，出土也多为四个一组，且大多具有极为相似的造型或装饰。南北朝之后，随着坐卧方式的改变，席镇出现的频次逐渐降低，至唐宋之后转而成为文人书房当中压纸的用具“镇纸”。

二、汉镇的功能与造型

先秦至西汉早期，镇出土较少，主要发现于东南地区，材质以铜制为主，形状多为半球形。最初这类铜镇的命名并不统一，有的研究者依外形将其称作圆球形器，或推测为坠、铃等器物，也有学者因其与度量衡工具“权”较为相似，而称之为权形器。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半球形器物才被确定为压席的“镇”。

使用权或镇，在功能上都强调其重量。也许是同有“重物”之意，早期的镇与权在造型上也较为相似。但二者在功用上的区别却导致了视觉形式上的差异，最显著之处即在于表面的装饰。权的器表多为素面，不作纹饰，部分刻写有铭文，而早期的半球形镇则以铸造或浮雕纹样的方式使得表面具有了观赏的意味。

除了先秦至西汉早期东南地区的半球形镇外，汉代动物型镇也多以半球或椭圆形为其轮廓特征，如河北满城汉墓2号墓出土的4件铜豹镇、巢湖放王岗一号墓出土的4件骆驼形镇、山西浑源、辽宁新金、河南陕县、内蒙古八拜墓葬等地出土的嵌贝铜龟镇和嵌贝铜鹿镇、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的铜羊镇等。

在动物形镇中，常见形象有虎、豹、鹿、羊、龟、蛇、牛、孔雀、鸳鸯、刺猬、辟邪、狗、骆驼、斗兽等。对于制作这些形象的缘由，通常被认为是源自本土的吉祥寓意与受到外来的主题影响。动物形镇的表面多以贵重宝石与贝类嵌错，或以鎏金装饰，内部多实心或灌铅锡、细沙等以加重。除了动物形镇外，汉代压镇还有人物镇、博山形镇等，脱离了半球形的程式，人物与山形镇更像是作为一个独立审美对象的小型雕塑。

在镇的诸多造型因素中，材质最常被提及，也显得最为重要。最早出现对于镇的描绘是在《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中表述神境的“瑶席兮玉瑱”，此外，《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白玉兮为镇”，《西京杂记》记汉长安昭阳殿的“绿熊席, 席毛长二尺余”,席上“有四玉镇, 智达照, 无暇缺”，邹阳《酒赋》的“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等记载，都以贵重材料作为镇的形容词汇，同时也显示出材料与使用者等级的关系。

在汉代人的观念当中，玉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王室成员死后会被穿上“玉衣”，或是以“玉覆面”遮盖，以“玉塞”堵塞，墓室中再摆上“玉璧”与“玉人”。玉在墓室中象征着对遗体的保护和保存，意味着不朽和永恒。
同时，玉在生者世界也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材料，通常是神界或凡间位居最高等级的君王才可以持有。从文字材料中对于镇的描述来看，玉也是镇的众多材质当中最为珍贵的一种。然而，从实际出土来看，镇大多是以铜为原料，间或由石、铁、原始瓷、陶等材料制成，而玉镇则数量极少。除了获取与加工难易程度的缘故外，这与时人对于材料使用的观念也有一定的关联。

三、汉镇的视觉与观念

从先秦到汉，美术史研究的着眼点似乎突然从讨论青铜器上抽象的动物纹样，到写实性的人物与场景绘画。无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基于承载这些物品的环境发生了改变，还是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更深层的因素，这一视觉形式上的转变确实发生了。

先秦时期所出土的半球形镇多依附于镇的形态，在器表装饰纹样。如宝鸡茹家庄、绍兴福全镇洪家墩村、广东广宁县铜鼓岗M14出土的几件铜镇表面的饕餮纹及云雷纹，或如曾侯乙墓所出土铜镇的浮雕蟠龙纹，皆是先秦时期青铜器上惯见的装饰纹样。

曾有多位学者对先秦青铜器中这些常见的纹样进行分析，如巫鸿认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凸起的扉棱和富有立体感的形象显示出了青铜器装饰的变化，青铜器已经成为动物形象的载体，有的器物直接被制作成了三维的动物形象。
在镇的视觉形式上，同样反映出了这种创作转向。从战国晚期开始，较为平面的动物性装饰图样已经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圆雕式的动物造型。汪悦进认为，这体现了从“装饰”到“表现”的一种转变。
但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一段时间里，工匠们仍在探索，如何将不具备结构意义的装饰性描绘与写实结合起来。如汪悦进注意到，两件美秀博物馆（Miho Museum）所藏的牛形镇表面的描绘，就存在着两种表现方式。即是纯粹的装饰，与依靠装饰来表现动物的肌肉结构。他认为，第二种方式展现了器物表面装饰与立体造型的相互协同。而对于大云台汉墓出土的一则错金银斗兽主题的镇，汪悦进则指出，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同时存在于一件器物之上。对于两只斗兽而言，描绘在攻击者身上的是写实性的条纹，而被攻击者身上的则是装饰性条纹。
这是汉代工匠利用绘画性表达的写实优势，来使一个三维的器物看起来具有更丰富的细节，也更加真实。汉代的艺术创作者在探索着立体空间的表达，他们在二维平面中表现复杂的三维空间，也试着用二维创作中的经验再去装饰三维的器物。

镇在制作中一些既定的规则决定了它们的形制，如体积不能过大而妨碍人们的活动，或是形制不可过于高耸尖锐，以免勾连衣角等。目前已经出土的镇大多10厘米以内，动物造型形的镇多蜷成一团，一些长颈的动物，如鹿形镇，还将脖子向后弯曲，使得顶部仍保持为圆弧状。另外，由于镇多放置于低矮处，顶部是人们目光所聚之处，也是装饰的着力点。嵌玉、嵌贝，或是斗兽形象中最易识别的面部，都集中于顶部。

当谈到汉代“雕塑”时，最常被提及的是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其中最著名的则当属“马踏匈奴”。马踏匈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大型圆雕，但它似乎更像是因循造型，随着原石材的形态而进行简单的加工，以极少的刻划来表现形象与情节。
而马踏匈奴已是这组石雕当中制作相对精细的一块，其余的卧马、伏虎等，大多仅仅进行了极为粗简的雕刻。这种似乎漫不经心的表现，或被认为体现了“深沉雄大”的汉代风气，或是被看作汉代墓冢营造当中的重要一环，与丧葬或求仙观念密切相关。

除了大型石雕外，汉代“圆雕”的器物中还有一件极具巧思的作品也为人熟知，即西汉窦绾墓中出土的长信宫灯。这件灯具运用了青铜，这一国之重器专用材料而制成，通体鎏金，人物形态和衣纹转折等细部表现准确，侍女与灯融为一体，其设计集审美与实用于一身。和灯具的使用环境类似，汉代时期熏香用的博山炉同样兼具了美感与实用性，刘胜墓中出土的博山炉拥有着布满云气与灵兽的山形炉盖，鎏金刻画的炉身和镂空雕刻的炉座，烟气从山间孔洞中袅袅飘出，仿佛一座仙山正被仙气所缭绕。

同样可以被看作是汉代的“雕塑”，与大型石雕相比，镇作为10厘米左右的小型器物，其制作更加精良和细致。除了体积的巨大差异之外，镇与散落在封土上的石雕在使用意义上也有较大区别。镇似乎并没有承载着礼仪或丧葬之中，诸如象征永生、营造仙境一类的观念，也与具有宏大意义的礼器不同，它们仅仅作为一件件私人家居场景中出现的物品而存在。这或许是它们极少采用玉一类具有观念意义的材料而制作的原因之一。但也正是因为出现在惯常可见之处，而非荒野之所，镇的外观则更加讲究。

镇与同属于家居中使用的灯或炉也有所不同，它的功能较为简单，也不需要运用过多的设计巧思来将美观和实用结合起来，只需要保证一定重量，能够压住席子或是博局即可。重量的保证也无须显现外观，而是通过在内部灌入特定物质而达成。无须承担形而上的重任，也不用煞费苦心地设计构思，这一个个小巧的“重物”的制作或许更加轻松自如。工匠们制作出多种多样具有吉祥寓意，或是稀奇罕见的动物形象，以及诙谐生动的人物形象，陪伴在使用者身侧，仿佛还原出了墓室壁画中所描绘的丰富而欢快的生活景象。

作为日常精致生活的一部分，镇被带到土下，继续还原着世间的生活场景。当镇重回土上，被今天的我们所知晓，让我们得以想象过去的幕幕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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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Visual Forms of Zhen in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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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hen was commonly used in daily life and tombs and was a kind of implements which c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Han Dynasty. Compared with other implements, Zhen of Han Dynasty, being a small-sized practical implement, has its own uniqueness in visual form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as well as forms and functions of Zhen, followed by attempting to analyze Zhen of Han Dynas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paper explains the public ideology, aesthetic modes and art techniques in Han Dynasty, and investigates the visual forms and origins of other implements, the change of artistic creation showed in Zhen as well as rules of making and forms of Zhen in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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